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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0 岁 以 上 的 宁 波 人 大 都 知

道，现在的老外滩江边曾经是热
闹的轮船码头，可以由此乘坐轮
船去上海和浙江沿海各地。

1844 年 1 月 1 日，宁波正式开
埠，江北岸甬江边开始设立洋行、
修筑马路和建造码头仓库。在此之
前，上海已经于 1843 年 11 月 17 日
开埠，而且开发规模更大、速度更
快，吸引了宁波许多商人去那里发
展，还有更多的宁波城乡年轻人去
那里当学徒学生意。甬沪两地的人
员来往陡然增加，当然，那时候他
们出行是搭乘帆船的。

1862 年 ， 美 商 旗 昌 洋 行 的
“舟山”号轮船从上海出发靠泊宁
波外滩码头。宁波与上海之间的
甬申线海运进入了快速、安全和
乘坐舒适的轮船时代。

紧接着，英国太古洋行也开
始在外滩修筑码头，加入甬申航线
的轮船客货运输，其主力客船是

“北京”和“新北京”轮，因此太古码
头也叫“北京码头”。1874 年，官办
民营的轮船招商局在太古码头北
侧修建了招商码头，参与甬申线的
营运，并在 1877 年收购了经营管理
不善的旗昌轮船公司。

1908 年，民营的宁绍轮船公
司成立后，即在太古码头南侧修
建 了 宁 绍 码 头 ， 先 后 投 入 “ 宁
绍”“甬兴”和“新宁绍”轮，也
加入甬申线旅客运输的竞争。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江
北岸的甬江外滩由北往南，从白
沙到新江桥，密密麻麻排满了码
头，主营客运，兼顾货运。太古、招
商和宁绍是三家主力船公司，也是
客流量最大的甬申线的主要承运
人。其他船公司也在外滩修建了各
自的码头，如永宁、宁兴、宝华、宁
海和永川等，经营宁波城区至镇
海、舟山各地、石浦、海门和温州等
港口的客货运输。江北岸轮船码头
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抗战胜利后，轮船招商局接管
了日本人留下的几艘客货轮船，分
别更名为“江亚”“江静”“江宁”和“江
泰”等，雄心勃勃地想在甬申线客运

中重振雄风。1946 年，“江亚”和“江
静”轮在上海和宁波实行两地对开。

“江亚”轮于 1946 年 5 月首航
抵达宁波时，甬上各界人士前往
江北岸码头欢迎并合影留念，风
光无限。但是好景不长，两年后
的 1948 年 12 月 3 日夜晚，“江亚”
轮驶出吴淞口后不久在里铜沙水
域 爆 炸 沉 没 ， 罹 难 者 2300 人 左
右，大多是宁波城乡的旅客。这
是 震 惊 甬 沪 两 地 的 特 大 海 难 事
件，其惨烈程度和死亡人数甚至
超 过 了 1912 年 的 “ 泰 坦 尼 克 ”
号 。 如 今 摆 放 在 庆 安 会 馆 内 的

“江亚”轮船舵盘，似乎在提醒人
们当年发生过的灾难。

1949 年春天，“江静”轮去了
台湾，再也没有回来过。轮船招
商 局 先 后 安 排 “ 江 宁 ” 和 “ 江
平 ” 接 替 “ 江 亚 ” 和 “ 江 静 ”
轮，继续甬申线的客运业务。

二
新中国成立后，江北岸轮船

码头由宁波港务局经营管理。宁
波港在这里成立了装卸作业区和
客运站，原来船公司的专用码头
成了公用码头，名字也分别改为
车站路码头、扬善路码头和二横
街码头等。宁波与省内沿海和舟
山各地的海上客运由省市地方船
公司承担。太古轮船公司退出了
中国航运市场，宁绍轮船公司转
向长江内河航运。轮船招商局经
重组后更名为上海海运管理局，

甬申线的海上客运业务由其独家
经营，改变了原先的多家竞争局
面。在这条航线上，海运局安排
两艘客轮对开，每天傍晚分别由
上海和宁波开航。“民主三号”是
航线上的固定客轮，与之搭班的
是“民主十四号”“民主十八号”
或“民主十九号”等海轮。

宁波人喜欢把“民主三号”叫
作“民三轮船”。这艘客船也发生过
海难事故。1955 年 4 月 16 日下午 4
点，“民三轮船”从上海十六铺码头
开航驶向宁波。夜里海上起了雾，
第二天凌晨 3 点，客轮在镇海口外
不慎触礁，海水汹涌灌入舱内。但
经船上军民合力自救和过往船只
以及驻宁波部队“英雄 37”号舰艇
的奋力救助，船上 1308 名旅客和船
员全部获救，创造了中国海难史上
的救援奇迹。后来“民三轮船”被打
捞上来，经全面整修后，继续参与
甬申线的旅客运输。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有一
天人们发现抵达江北岸轮船码头
的“民主三号”变成了“工农兵
3”。“民主十八号”和“民主十九
号”也相应地改为“工农兵 18”
和“工农兵 19”。但甬申线客轮不
管怎么改名，在宁波人的眼里，
都是“上海轮船”。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江北岸
轮船码头很是热闹。车站路码头
停泊的是上海轮船，扬善路码头
则停靠了甬温线的本地客船“浙
江 604” 或 甬 定 线 的 “ 浙 江 601”
轮。由于船多码头少，许多船只

停靠在其他船舶的外面。最热闹
的当然是上海轮船码头，早上每
当客轮汽笛鸣响，江北岸的居民
就知道上海轮船靠码头了。客运
站候船室里满是带着大包小包行
李等待上船的旅客，售票处内外
挤 满 了 排 队 买 票 和 等 待 退 票 的
人，还有“黄牛”在附近徘徊搭
讪。轮船到港放客的时候，码头
的车站路出口处人如潮涌。

1980 年前后，宏伟壮观的宁
波港客运站大楼拔地而起，彻底
改变了百年来江北岸轮船码头客
运设施简陋和破旧的面貌。那个
时候，在甬申线上跑了近 30 年的
超龄客船“工农兵 3”退出了营
运，“工农兵 18”和“工农兵 19”
又改名了，这次改成了“庆新”
和“贺新”。上海海运管理局还相
继在这条航线上安排“繁新”和

“荣新”等新船轮流停靠宁波。
1985 年，上海海运局在甬申

线增加两艘海船，这样宁波、上
海两地每天都有两班客轮开航。
后来宁波海运公司的“天封”轮
也投入甬申线客运。上海轮船一
票难求的问题得到很大的缓解。

此后几年是江北岸轮船码头
的高光时刻。根据上海海运管理
局统计，1991 年甬申线旅客运输
量为 155 万人次，是峰值的年份。

三
1998 年底，随着沪杭甬高速

公路的通车，铁路、公路、水路

和航空的甬沪旅客运输展开了激
烈竞争，传统的海运因为速度慢
和易受天气影响，竞争不过陆运
和空运，开始走下坡路。

宁 波 到 省 内 沿 海 港 口 的 航
线，因公路的完善和升级，已经
陆 续 停 运 或 转 移 去 了 镇 海 和 北
仑，江北岸轮船码头的沿海客运
航线结束了。

甬 申 线 旅 客 的 轮 船 运 输 从
1862 年开始，到 1991 年的旅客吞
吐量高峰，用了差不多 130 年，但
从衰退到结束只是短短的 10 年时
间，感觉像是登山时的缓慢上坡
和急剧下坠。

在上海海运管理局的客轮全
部 退 出 后 ， 宁 波 海 运 公 司 “ 天
封”轮的最后一个航次，计划于
2001 年 6 月 24 日运载 330 多名旅客
从上海驶往宁波。但由于天气原
因，客船未能如期起航，结果让
旅 客 作 了 退 票 处 理 。 后 来 “ 天
封”轮带着遗憾孤独地空载驶回
宁波。持续了 140 年的甬申线海轮
客运业务，从此完成历史使命，
在江北岸轮船码头悄然落下帷幕。

2001 年宁波市政府启动老外
滩改造计划，逐步拆除码头和仓
库，改建成历史文化街区。昔日
的客运大楼改成了宁波美术馆，
于 2005 年 10 月对外开放。

如今来美术馆参观和来外滩
江边游览的人不一定知道，这里
曾经是繁华了 100 多年的轮船码
头，这里曾经车水马龙、人声鼎
沸、汽笛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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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泊在宁波江北岸码头的“舟山”轮。 1900年前后的太古码头。（均为资料照片）

上海-宁波的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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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

桑金伟 文/摄

“棉区”“稻区”应是计划经
济年代之称呼。在我们宁波，过
去“棉区”在沿海平原一带，如
慈溪、余姚、镇海等县的北部 。
1954 年因植棉而划建的慈溪县是
典型棉区，被誉为“浙江棉仓”。

棉 区 与 稻 区 所 使 用 的 农 具 ，
部分是通用的，如喷雾器、铁耙
等，但有好些是不同的。我把棉
区农具分成两类：一是集体备置
的，一个“小队”仅需一两件的
大型农具，如农船、脱粒机、“长
篮”等。二是家庭备置的手工农
具，宁波人称其为“手用家生”。

农具的样式真多，所谓“一
种生活 （活儿），一种家生 （用
具） ”。在整个“小队”里，手工
农具能配备齐全的家庭很少，不
齐全咋办？一是借用，二是派他
干其他的活。但常用的农具是人
手必备的，不能老是借用或“因
缺器而废活”。

早年的慈溪县五洞闸公社是
全国农业先进典型，是“浙江棉
仓”的高产区，我曾去那里支农
10 年，受益匪浅。我在“小队”
担任过记工员，对何种农活要使
用何种农具，烂熟于心。下面的
四 件 农 具 ， 对 我 这 个 “ 白 脚 胱

（杆） ”农民来说也是不可或缺
的，说明它们在棉区的使用具有
普遍性。

第一种是播种、移栽棉苗用
的农具，名为“打孔器”，或称

“制钵机”“移栽器”。五洞闸农民
称 其 为 “ 钵 套 筒 ” 或 “ 营 养 钵
筒”。其下部是如钵的铁皮筒体，
把棉苗套入筒体后，上部的横杆
用 力 下 压 ， 把 整 个 筒 体 插 入 土
内，之后再拉出筒体，这样棉苗
及其四周的泥土被“钵套筒”套
出了地面，便可进行移栽。另一
做法是，先在田里理出一片营养
土，将营养土套制成一个个圆柱
体的泥钵，再在泥钵中间种入棉
籽，待出苗后再移栽。

这 种 打 孔 器 不 属 于 传 统 农
具，大约在 50 年前流行并使用，
它实用方便，有利于棉苗早发好
长。它与传统移栽农具“花揪”
相比，效率不可同日而语，且确
保了移栽的成活率和棉苗的后发
优 势 。“ 苗 不 等 人 ”“ 苗 好 三 分
收”，播种后，保苗、移苗、护苗

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打孔器
在棉区有着广泛的用武之地。

“阿伟啊，钵套筒你也要去买
一个的。”小队长说。于是我很快
置 办 上 了 ， 当 然 不 买 的 知 青 也
有。“钵套筒”是固定资产，可以
用上好多年。我置办它，也显示
了 我 当 年 抱 有 “ 扎 根 农 村 一 辈
子”的信念。

5 年前，我又一次回到“第二
故乡”五洞闸，在农户家中寻到
了“钵套筒”，大家回忆往事感慨

颇多。记得那时在全国棉花工作
会 议 上 ， 曾 被 周 恩 来 总 理 称 为

“棉花姑娘”的慈溪县委书记黄建
英 ， 为 慈 溪 在 全 国 棉 区 树 立 标
杆，不遗余力推广新型农具。

第 二 种 是 盛 贮 棉 花 的 白 布
袋。白布袋是用白布缝制的特大
布囊，都是农家自织自缝的。棉
区 虽 吃 不 到 好 米 ， 但 织 布 用 好
棉，被褥有软絮，他们的白布袋
织得很“板扎”，盛贮棉花后，即
便任意踩踏，白布袋也安然无恙。

采棉时节，每位棉农下地都
带着白布袋，当几个白布袋放满
后，就两袋成一担地挑向农船，
直至船上堆满白白胖胖的布袋为
止，这才是棉农最喜悦的时候。
这时农民们常说：天天担着饭篮
出门，终于换来了一个个胖满的
白布袋进门。

白 布 袋 是 收 棉 的 流 转 工 具 ，
直到棉花投售到收花站，白布袋
的一次流转才算完成。白布袋流
转得越忙活，农民越高兴。白布

袋用后可折叠起来，占用空间比
箩筐小得多。白布袋的袋口有长
而结实的系绳，没有扁担时也可
搭在肩上扛走，简单方便。我想
它一定是勤劳聪明的棉妇们创造
出来的。

白布袋在供销社无售。那时我
光棍一条 ，有谁给我织缝白布袋
呢？农民们说：不要紧，我们借你
吧，一户人家总有几个白布袋的。

第三种农具叫“花钩”，它是
“了”字形的铁钩子，用于拔棉花

秆。棉花采收完后，得把大畈大
畈的棉秆拔去，越快越好。因为
三北棉区当时流行套种，此时棉
秆下面套种的蚕豆苗已长到 1 寸多
长了，棉秆不拔去，就会影响蚕
豆苗的生长。

拔棉秆是棉区最苦的活，尽
管有了拔棉秆的钩子，效率大大
提高，但起早贪黑两天下来，双
手全是血泡。站着欲坐下，双腿
屈 膝 时 酸 痛 异 常 。 坐 着 欲 站 起
时，又是一阵酸痛。女知青们痛
得哇哇直叫。

虽 然 花 钩 柄 部 包 扎 着 软 布 ，
知青们还从城里带来手套，但血
泡 “ 照 起 不 误 ”。 到 了 第 三 天 ，

“泡上起泡”，疼痛更难忍。这样
的拔棉秆活儿要持续五六天。

五洞闸的棉花长势很好，棉
秆高过头顶是常见的。有时一株
棉秆需要两三人同拔。此时我才
体会到，棉花刚引入中国时为何
被称为“木棉”。

3 年前，我去现今五洞闸村创
办的棉花博物馆参观，看到一柄
花钩，不由得百感交集。似觉手
心仍有痛感，铁钩裹布上似乎还
有血丝。

第四种农具是长扁担。扁担
是农业社会中常见的农具，但将
近 3 米的扁担能有几人见过。棉秆
拔完后，要赶紧挑走，一是为清
理棉田，二是棉秆乃农家不可或
缺的柴火。这时长扁担就派上用
场了，因为棉秆很长，而一担棉
秆 中 间 要 容 得 下 一 个 挑 担 人 转
身，如果用普通扁担，中间就留
不出站人的空间了，得用长扁担。

一担棉秆约莫 150 斤，不算很
重 ， 但 挑 着 它 顶 着 海 风 翻 越 海
塘，却是考验。挑棉秆大多在 11
月下旬，此时秋风已盛，一担棉
秆体积大，“吃风”不小。当时我
村的棉田多在北海塘到南海塘之
间，南边的海塘虽不直接御海，
却作为备塘保留着，不得挖口子
通船。故棉秆必得担到南海塘南
坡前河边下船。

荷担顶风翻塘是最费劳力的，
农民说，这是“一脚不来、一脚不
去”的时刻，拼命也要撑上去，否则
滚下塘去得第二次冲顶。翻塘后返
回住所，才发现自己的肩头已被长
扁担磨破了，衬衣、皮肉糊在一起。
当时即将成人的我“豁力”已经有
了，“杀性”也不小，但肩皮到底还
嫩了些。

长 扁 担 虽 然 一 年 用 不 了 几
次，可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棉区特有棉区特有
的的

四件农具四件农具

到收花站投售的棉花要用白布袋盛贮。 长扁担虽一年用了没几次，可它给我留有深刻印象。

拔棉花秆的花钩。

“钵套筒”，左上角是它套出的泥钵。


